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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卫东在宾馆附近遇到了刘坤和段英
一瓶五粮液，用高脚玻璃杯恰恰能

倒四杯，秦飞跃感叹道：“我们喝酒必须
要实行改革了，上青林就是一个大酒窝
子，每一次喝酒都要搞得死去活来。这
种喝法已经落伍了，以后我们内部人不
要拼命地喝，今天我定个量，只准喝一
瓶，侯卫东除外。”只喝一杯酒，这顿饭就
吃得轻松，谈笑间，美食就灰飞烟灭，一
瓶酒，侯卫东喝了一半。周强意犹未尽
地道：“宾馆新开了一间歌厅，设备好，我
们去吼几声，出出酒气。”

几个人离开益杨宾馆的时候，已经是
九点过了。侯卫东谎称在城里有亲戚，便
在宾馆门口与秦飞跃分了手。“秦飞跃耍得
太肆无忌惮了，这样下去，迟早要出事。”侯
卫东想到秦飞跃的行为不断地摇头。

等到秦飞跃和周强的小车绝尘而
去，侯卫东就准备打出租车到沙州学院
的招持所。他站在路边刚刚朝左看，却
吃惊地见到了两张熟悉的面孔——刘坤
和段英。

两人并排走着。一边走一边谈笑
着，刘坤穿了一件黑色风衣。黑色大衣
没有扣，里面是一件藏青色西装，很有青
年才俊的派头。段英穿了一身灰色长大
衣，头发就和小佳一样，烫了一个时髦的
小卷发。郎才女貌，颇为般配。

刘坤看见了侯卫东，快活地道：“侯
卫东，你在这干吗。”侯卫东这才装作发
现了两人，道：“刘坤，段英，是你们。”“我
和侯卫东是一个寝室，段英和张小佳也
是一个寝室，我们还真有缘分。等小佳
到益杨来的时候，我们一起玩。”

面对着侯卫东，段英内心就微微地
起了波澜，这一段时间她与侯卫东多次
见面，不知不觉之中心里有了他的影

子。可是侯卫东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
保，如今绢纺厂破产在即，她必须进行自
我救赎，刘坤的家庭就是救赎的捷径。

刘坤继续道：“侯卫东，新的交通规
划出来以后，各镇都想争取财政资金，竞
争得厉害。李县长正在分管交通，有什
么事情，你尽管我和联系。”侯卫东看不
惯刘坤志得意满的神态，淡淡地道：“今
天马县长和李县长已经对上青林公路有
了决定，至少给了我们一百二十万。”这
话他是在吹牛，因为一百二十万只是李
冰的估计数，并不是最终的数字。

刘坤原本就想在段英面前逞能，没
有料到侯卫东根本不配合，神色上就有
点不高兴。说了几句，侯卫东就托辞有
事告别二人。段英知道侯卫东在益杨没
有落脚之处，一个人肯定要去住旅馆。
想到此，她心里没来由生出些同情，还有
丝丝柔情，擦身而过的时候，她禁不住回
头看了一眼。当侯卫东上了一辆出租
车，心里隐隐有些失落。

刘坤兴致很高，他道：“星期天到沙
州去玩，我去找交通局借辆车。”段英没
好气地道：“我星期天要睡懒觉，哪里也
不想去。”在段英面前，刘坤脾气和耐心
都是一流，道：“那中午，我请你去吃鱼，
交通局附近新开了一家渔馆，味道还不
错。”段英对于刘坤的追求是半推半拒，
也就不再拒绝，道：“我知道那家渔馆。
我十一点直接过去，你不用来接。”

侯卫东很快回到了沙州学院的招待
所。他躺在招待所的床上，望着天花扳
发了一会呆，烦躁的心情渐渐地安静了
下来。反反复复想了半天。侯卫东再次
明确了思路：“我只是一个渺小的人物，
治国平天下太过遥远。现在只能修身齐
家，最迫切的目标是想办法在三年内调

到沙州去。而要调动沙州，除了走官道，
还需要发财。”

第二天，侯卫东有意放纵了自己，痛
痛快快地睡了一个懒觉。直到十点半才
起床，等他坐着老牛般缓慢的客车回到
青林镇时，已经是下午二点。

下午有党政联席会议，他在青林镇
外面的馆子里炒了两个菜，狼吞虎咽地
吃了，然后进了镇政府。会议在四点钟
准时召开。会议室安了一张椭圆形的桌
子，赵永胜、秦飞跃、蒋有财、粟明、晁胖
子、唐树刚等人围坐在前排，这是侯卫东
第一次参加镇政府的党政联席会，他没
有资格坐上圆形桌，而是坐在墙壁前的
一排椅子上。

赵永胜主持了会议，他先说了两件
无关紧要的事情，就直奔了会议的主题：

“昨天，我和高乡长去拜访了沙州人大主
任高志远，请他出面做工作，将上青林公
路纳入 1994年县里的交通建设重点工
程。高志远是青林镇老领导，他没有犹
豫就答应了此事，当着我们的面给县委
祝焱书记打了电话，提出了由县政府全
额投资的要求。祝焱书记答应将此事纳
入全年计划。”说到这，他提高声音，道：

“今天上午桂刚主任给我打电话，同一
天，同一件事，书记、镇长分别找了县委
书记和县长，提出了差异很大的要求，桂
主任问青林班子有没有统一的
意见？”

孩子究竟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结晶，还是婚后家
庭纠纷的导火索？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婚
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他们才发现原

来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都说生孩子容易养孩子
难，直到宝贝儿子霖霖的降生，汪露露才发现孩子不但是生活中
的枷锁，更是一台“金钱粉碎机”。她焦虑、烦躁、易怒，时不时还
因为琐碎的小事找茬和好脾气的吕森争吵。在这一波三折的育
儿过程中，汪露露逐渐体会到初为人母的苦涩酸甜……

304位各级别官员，84起官场风波，66个党政部门，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
迁，交织进一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侯卫东的这本笔记，将带您深深潜入
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从村、镇、县、市一直到省，随
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

婚姻
家庭

34年前，我国京津唐一带出现了地质异常状况，国家地震总局为了加强地震监测，派青年地质工作者周海光
赴唐山任唐山市地震台台长。因为坚持自己的监测结论，周海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与政治圈套；与市长女儿向
文燕的爱情，却让他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最终地震发生，证实了周海光的预测，而他与文燕却生死相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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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露露把事情想得过
于简单了

2008年12月，冬季，很冷。
无论室外的阳光有多

么灿烂多么温暖，空气有多
么清新，对汪露露来说都是
让她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
毒药。一路上，她在不停地
往随身携带的方便袋里吐
啊吐啊，吐得连出租车司机
都愁眉苦脸地看着后视镜，
他也快吐了。

医院规定孕期不足3个
月的孕妇不允许看产科，有
气无力的汪露露被打发到
妇科做检查。从未到这种地方看过病的汪露露一屁股坐在冰
冷的塑料椅上等候医生的传唤。走廊中弥漫着刺鼻的消毒水
味儿，汪露露觉得胃里又开始翻江倒海般地上下翻腾着，她

“哇”的一声将仅存的一点儿液体连同胆汁呕了出来。
在一旁候诊的若干妇女惊慌失措地捂眼捂鼻散开，只留

下慌乱的吕森用力地抱住几近昏迷的汪露露不停地叫着：“露
露，坚持住。”汪露露觉得眼前有星星，黄色的、白色的、金色
的、五彩缤纷的，最后是黑色的……她彻彻底底地昏了过去。

汪露露没有想过怀孩子是这么困难和遭罪的事情。现在
的她是天天翻着日历牌过日子。每天除了应对那种不断涌上
来的呕吐感觉，还要试着平息烦躁的心情。她总觉得这么过
下去早晚有一天会自杀。尽管吕森经常说：“你要保持良好的
心态，这个时期要有猪的精神。”可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难。试想想，无论是肉体还是心灵上，从哪个角度去想，似乎
都没有让汪露露完完全全能够接受的地方。就算是把自己当
成猪，也做不到像猪那样吃了睡，睡了吃。

十月怀胎，哪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汪露露把事情想得过
于简单了。也就是说，她没有考虑到要孩子和有了孩子究竟
是怎么回事儿，就抱着十二分的热情勇往直前地冲向了战场，
可当看到真正的硝烟战火时却临时打了退堂鼓。要知道，上
山容易下山难。何况怀孩子和要孩子这种事情涉及到一个小
生命的生死存亡，这可比上战场还要难啊。性命攸关岂能当
儿戏对待？

曾经有那么一丝小小的念头在汪露露的脑海中闪过，就是
说，如果不要这个孩子了，吕森会不会杀了她？婆婆和公公以及
自己的亲爹亲娘又会怎样看待她？剩下的问题还没有想到的时
候自己就接受不了了。作为孩子的妈，怎么可以有这种想法，不
管怎么说，宝宝在肚子里待了这么久，小东西的的确确是汪露露
生命的一部分。于是，她干脆放弃胡思乱想继续养胎。

阶段性的早孕反应似乎比书上和朋友们所说的还要顽
强，它似乎看透了汪露露的弱点，时不时来个偷袭。

明明是早上睁开眼睛看到窗外明媚的阳光，能够感受到
良好的心情，突如其来的反胃症状又彻头彻尾地把汪露露折
腾得体无完肤。又开始看啥啥烦，听啥啥闹心。

汪露露拒绝了电视，除了没有喜欢的节目以外，就是没有
顺眼的主持人。每天早早地坐在床上等吕森回家做饭，然后
脑海中不停地闪现出各种奇思怪想。坐得屁股疼了就躺下，
躺着睡不着再坐起来。她不敢给吕森打电话，怕他担心，因为
她知道，只要一句话，吕森会在这个时候放下手中所有的工
作，马不停蹄地往回赶，她不想再拖他的后腿了。

一次次地冲向洗手间的汪露露突然发现自己最近和洗手
间最亲，嗓子眼儿像疏通的下水道一样便利，怎么吃进去的就
怎么倒出来。

身兼数职的吕森医生每周都会按时给汪露露测量体重。
怀孕近4个月，体重非但没长，反而降了2斤。汪露露又脱水
了。

再次被送进医院打点滴的汪露露有气无力地拉着同样日
渐消瘦的吕森说：“老公，我特崇拜你。”吕森被这句莫名其妙
的话弄得摸不着头绪。

“现在我才看出来，兽医也能给人治病。人和猪是有点儿
相似啊，以后我叫你吕妈妈，行吗？”“轰”！吕森当即疯了。

穿着棉睡衣的汪露露顿时感到一股热气冲向肚脐。这分
明是在吹气儿嘛，哪是在亲。她立刻抓着吕森一把头发用力地
往上拽。吕森龇牙咧嘴地站起来不明所以。汪露露说：“你以为
这么吹就能吹出小鸡鸡吗？你吹的是仙气吗？真是白日做梦！”

苦苦熬到孕期反应减淡，汪露露的精神劲又提了上来。
除了白天不睡以外，就连晚上也瞪着眼睛胡思乱想。吕森躺
在她身边觉得一点儿安全感都没有，熟睡中经常被汪露露碰
醒，不是说背痒痒就是要加餐。

一天夜里汪露露躺在床上实在睡不着，为了恶补反应期
损失掉的美食，一道道名菜“嗖嗖”地像走马灯一样从眼前闪
过。好家伙，诱惑得汪露露口水直流。于是她麻利地捂着肚
子冲下床执笔在便笺纸上写道：“我想吃玉米、茄子、土豆、芸
豆、锅贴、莲叶香豆、宽粉、血肠”。然后贴在吕森放在
床头柜的眼镜片上。

张勇一到唐山便来看周海光
“你是女人，我看你能挺到啥时

候。”黑子歪着头说。“女人又怎样？我
看你能挺到多久。”素云歪着头说。谁
也不说话，都用劲，水泥梁一会儿歪向
这边，一会儿歪向那边。

何刚和文秀在废墟中坚持四天了，
饥饿和干渴消磨着他们对“生”的希望，

他们不知道
自己身处的
地方外 面 已
经凌乱地堆
起了十几个
汽油瓶，余震
再来，随时都
有可能燃起
明火，接着爆
炸。他们还
在不懈地往
外挖着，敲击
楼板，在连续
敲击十几下
之后，听见了

外面传来的回应声。那是李国栋带领
他的连队正在进行救援。何刚和文秀
听到有人喊，激动得大叫：“我们在这儿
呢……我们在这儿呢……”可是没有回
应。

文秀颓丧地说：“何刚哥，别喊了，没
用的，我们的嗓子都喊哑了，不会有人听
到我们的叫声。”何刚还在喊：“我们在这
儿呢……”边喊边用棍子敲击水泥板。

烟越来越大，何刚不住咳嗽。楼道
里燃起明火，李国栋和战士们在浓烟滚
滚的废墟里面寻找，他们听到几块楼板
后面传出极微弱的声音，撬开楼板，发现
四五个人躺在一个房间里，都已奄奄一
息，战士们背起这些人便往外跑。

何刚与文秀仍在敲击着水泥板，沙

哑的嗓子喊着救命，但声音在他们自己
听起来都很困难。

何大妈来找何刚和文秀，废墟上，
李国栋正指挥战士们组织群众撤离，
何大妈刚刚迈上废墟，就有几个战士
拦住她：“大家快离开，这里到处都是
汽油，随时会爆炸，赶快离开。”何大
妈一听更急，不顾一切地拉住李国栋
的手：“我儿子、儿媳还在里边，快救救他
们……”

李国栋略一沉吟，喊一声“跟我来”，
冲进废墟，几个战士也跟着他冲进去。
燃烧的楼板彻底阻塞了通道，何大妈站
在废墟的入口，急切地朝里看。终于，她
看见文秀和何刚，文秀和何刚也看到了
何大妈，这时火势越来越大，汽油在燃
烧，文秀和何刚几乎是在地下的火海中
跑向地面。

何大妈看不到儿子与儿媳，只看到
火焰喷出来，不顾一切要往里冲，去接
应何刚与文秀，两名战士把她死死抱
住。接连几声巨响，入口塌下来，楼房
塌下来，浓烟灰尘冲天而起，什么也看
不见了。

张勇来到唐山，一到唐山便来看周
海光，海光还在二五五医院的护理棚
里。张勇见面便说：“我知道你受了很
大委屈。”海光说：“局长，我没什么，台
里的人只有超凡活了下来，专家组留下
的都……”“超凡怕也不行了。他一直
守在仪器旁，就一个人，两腿没有及时
治疗，都感染了，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
已经不能动了，恐怕要截肢……这还是
最好的结果。”张勇说。“这场地震，咱们
的损失太大了，地裂缝穿过路南区，主
要裂缝沿东北方向延伸，宽三十米，长
十六公里，一路穿过民房、围墙和沟渠，
原来在地面上的农研所、东新街小学、
地委党校、唐山十中、二十九中都消失

了，一座工业城市在短短几秒钟后就变
成一片废墟，我是有责任的。”周海光话
语沉痛。

护理棚里，护士给伤员们检查伤情，
小冰仍哭着闹着要找妈妈。一位男青年
问小冰知道不知道妈妈去哪了，是否知
道家在哪里，小冰说了地址，男青年说：

“小冰不哭了，叔叔知道你家的地方，叔
叔带你去找妈妈。”小冰止住哭，跟着走
了。

废墟中，远远地，似有孩子的喊叫
声，素云侧耳听，越听越清晰，是小冰，小
冰在喊：“妈妈……你在哪儿……妈妈
……妈妈呀……”素云听着，浑身颤抖起
来，两手扒身边的碎石。她一动，黑子便
紧张，往上托水泥梁。素云泪流满面：

“我女儿……是我女儿……小冰……小
冰……”边叫，边扒。

黑子看一眼素云，看她满面泪水，双
手松下来。素云双手乱扒着身下的碎
石：“小冰……妈妈这就来……妈妈这就
来。”她扭过头对黑子说：“我女儿不能没
有妈妈，我要出去，我要出去。”黑子听
了，也心酸，看一眼素云，看一眼头上的
水泥板。

“你出去吧。”黑子轻声说。黑子看
着素云，水泥板对于他已不重要。可是，
就在此时，摇晃的水泥板突然下落。素
云大喊一声：“快出去。”用劲向自己身上
拉水泥板，水泥梁重重压在素云身上，压
出一口血。黑子睁眼，水泥板没落下，被
半空中一根钢筋挂住，来回晃。扭头看
素云，水泥梁压着，只有喘息。黑子迅速
爬出来，他跑到素云身前：“你忍着点啊，
忍着点。”他想把水泥梁搬起来，但如蜻
蜓撼石柱。身后，水泥板落下来，砸起一
片烟尘。

不远处，小冰仍在对着空旷
的废墟喊：“妈妈你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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